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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中国北方在女真族统治 120 年后，又遭遇了另一

个非汉族政权的严重破坏。与历史上以往的改朝

换代相比，无论是对有生力量的杀灭还是对文化

设施的破坏，都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惨烈。“虐焰

燎空，雉堞毁圮，室庐扫地，市井成墟”［1］的民

生破坏与“庙学尽废，人袭于乱，目不睹瑚簋之

仪，耳不闻弦诵之音”［2］的文化危机，使金元之

际一批有着责任意识的文士，以及在他们熏陶和培

养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文士，不再认同中国古代文

化传统中“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出处观念，而

认为在“天下已乱，生民已弊”（《上紫阳先生论

学书》）［3］的情况下，士人应该挺身而出，如孟子

所说的“不待文王而犹兴”，自觉担当起拯救天下

生民、接续中原文脉、重建文明秩序的历史使命

（《辨微论·厉志》）［4］。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在文学

领域，就是“元气”一词被极大重视和反复强调。

“元气”在哲学领域，本指天地混沌未分时的

原初之气，万物皆因其而生。如王充《论衡·言

毒》中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这“万物”

也 包 括 人。《 论 死 》 中 说：“ 元 气 恍 惚， 人 在 其

中。”［5］唐代柳宗元发展了这一理论，他在《天

对》中称：“庞昧革化，惟元气存。”［6］认为元气是

自然的本原，万物在元气中交错运动，从而变化

万状、生生不息。金元之际面临着文化断裂的危

机，“元气”论中浑融一体的完整性与诞育万物的

生生性，都切合了文士们对当时“乾坤破碎无元

气”（《送董巨源》）［7］的文化焦虑，因而他们在诗

文中反复强调“元气”的重要性。金朝灭亡后，元

好问最早提出了“元气”的命题。检《四库全书》，

在《遗山集》中“元气”一词共出现了 21 次，加

上实收的《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的一处，共

22 次。他的这种反复申说，极大地影响到了他的

弟子后学郝经、王恽等人。据统计，“元气”一词

在郝经《陵川集》中出现了 55 次，王恽《秋涧集》

中出现了 48 次。一个被元好问充分关注过的词语

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出现如此多的频次，一方面可

以看出元好问对他们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则可以看

出这一问题在元初时代条件下所具有的特殊性。至

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后，较早南下任职的

张之翰也认识到了“元气”与文学风貌之间的关

联，他在《跋草窗诗稿》中提出南方诗风萎弱的主

要原因，“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太音不全故

也”［8］。可知对于“元气”的探讨，在元初是一个

基本问题。

元好问未仕于元，但在金元之际影响巨大；郝

经、王恽、张之翰都是元初重臣，他们在政治、文

化、文学方面的影响，对整个元代的社会风尚和发

展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考察他们对“元气”

前后相继的思考和呼吁，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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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指向和深刻的逻辑理路，其实构成了元初一个重

要的文学命题。

一 文化焦虑与“元气”论的提出

元好问频繁使用“元气”一词，基本都在金亡

前后。我们很有必要先来具体考察一下元好问所言

说的“元气”的具体语境。其诗句如：

宿云淡野川，元气浮草木。（《 亭》）

太行元气老不死，上与左界分山河。（《涌

金亭示同游诸君》）

元气遗形老更顽，孤峰直上玉孱颜。（《华

不注山》）

两峰突兀何许来，元气淋漓洗秋碧。（《双

峰竞秀图为参政杨侍郎赋》）

异色变惨淡，元气开洪蒙。（《南湖先生雪

景乘骡图》）

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别李周卿三

首》）

岂知大人先生独立万物表，太古元气同胚

胎。（《啸台感遇》）［9］

其文句如：

（赵秉文）人知为五朝之老臣，不知其为

中国百年之元气。（《赵闲闲真赞二首》）

（杨鹏之诗）荡元气于笔端，寄妙理于言

外。（《陶然集诗序》）

夫文章，天地之元气，无终绝之理。他日

有以史学自任者，出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发

之。（《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

地天而人，泰山微尘。不以元气，纲维之

奚取于藐焉之身？元气维何？由孝而仁。（《朝

散大夫同知东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风俗，国家之元气；学校，王政之大本。

（《令旨重修真定庙学记》）［10］

由以上引句，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元好问“元气”

论的内涵。

一是天地山川元气。元好问认为，元气存在于

天地之间，草木皆由元气所浮。这一元气观上承王

充、柳宗元等人而来，认为天地宇宙的运行带来

自然风雨的变化。然而在元好问的论述中，他更强

调“元气”论中的人文内涵，即由物质元气所派生

出的浑融饱满，同样可以生生万物的人文世界。以

此为出发点，他认为山川之间皆藏元气：巍巍太行

山，李白曾游览赋诗的济南华不注山，都蕴涵着元

气。有了这样的元气，天地山川间可以诞生豪杰，

可以产生传奇，可以赋予诗人以灵感神会和千古

佳句。

二是文学艺术元气。元好问在写于金亡当年

（1234）的《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中以文章为

天地之元气，他日可备史官采摘，这也是他有意识

地以碑志文作为存史手段的开始。他重视文字的作

用，充分认识到文字所构筑的生生不息的世界，承

载着记录文献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功能。这和金亡后

他对青年才士王恽、雷膺所说的“文章千古事业，

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銛锋

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泰山；其轻也，可

使泰山散而为微尘”（《遗山先生口诲》）［11］的精神

意旨是高度一致的。也正基于这一认识，他才会在

金亡后奔波二十余年采集史料，写《壬辰杂编》、

编《中州集》以保存文献，也才会为金亡前后几十

位忠臣义士撰写碑志。在诗学领域，他认为金代诗

歌最具“元气”的人物是“死生于诗”的杨鹏（一

作杨云鹏），杨鹏的诗“荡元气于笔端”，是以精

妙的艺术形式，对他所经历的时代饱满淋漓的书

写。杨鹏在金亡后流寓东平二十年，每有诗必寄元

好问，元好问曾为他的《陶然集》作序。正是有感

于金元之际如杨鹏这样饱含元气的诗学精神的缺

失，元好问发出了“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死”的

诗学感喟，当然这是对李白“大雅久不作”和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之说的化用，但表达的时代焦

虑却比李、杜更为深切。元好问在题画诗中反复强

调“元气”，同样可以看作是他对文化元气的呼唤。

在他看来，图画中的双峰竞秀、瑞雪盈天，都是天

地元气所凝结，而借优秀的画家之手得以传达。元

气存在于图画之中，可观可感，也可以传达人们对

于饱满浑融的时代元气的想象与向往，形成某种心

理慰藉。当然在元好问之前，唐人已多以“元气”

论诗文书画，如杜甫论画，“元气淋漓障犹湿，真

宰上诉天应泣”［12］；颜真卿论书法，“摆元气而词

锋首出，轧无间而理窟肌分”［13］。元好问在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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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传承，而这些形象的描述在易代之际又生发

出特别的意蕴。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元好问为元代

诗学确立了杜甫这一最具“元气”的典范，在中国

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翁

方纲《靳绿溪州牧朴园图》有“慨想杜诗学，义自

遗山剖”［14］之句）。他在《杜诗学引》中概论杜甫

诗歌的主要特征云：“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

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

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15］指

出了杜诗饱满的元气、浩瀚的气势、灵动的诗情，

当然也包含对杜甫心怀天下的民生意识、弘毅的人

格精神等的高度认同。

三是人才元气。王充认为人禀元气而生，魏晋

嵇康在《明胆论》中进一步论述道：“夫元气陶铄，

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16］指出

虽然禀受同一元气，但所受有多有少，因而人的才

性也就有了智愚昏明之分。元好问同样认为，优秀

的人才并不易得，一方面由浑融饱满的天地元气所

诞育，另一方面则更得益于人文元气也即文化积淀

的涵育和培养。他评价“主盟吾道将四十年”（《闲

闲公墓铭》）［17］的赵秉文为“中国百年之元气”；

他感叹隐居河南苏门山啸台的如孙登这样的“大人

先生”，独立万物之表，高昂的人格精神同样是太

古元气所孕育。他的这种重视人才元气的观点，和

他在《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中，希望保护和

任用 54 位“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之讲习”

而长成的“天民之秀”［18］的精神意旨同样是高度

一致的。

四是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应该说，这是元好

问“元气”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元好问认识论

中“元气”的根本，直接指向维系政治与社会秩序

的伦理纲常、礼乐文明。他在《博州重修学记》中

说：“贞祐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19］认为

自蒙古大举入侵，州县残破，人民流离死亡，到

贞祐二年（1214）金室南渡，这些维系社会文明秩

序的重要元素就已经丧失殆尽，而南渡后的 20 年

到金亡后的近 10 年，作为国家基本形态的社会文

明秩序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他反复强调“风俗，

国家之元气”，认为风俗醇厚、民知礼义、长幼有

序，才能最终形成国家元气；而形成良好风俗的途

径就是教育，这也是他在几篇庙学修建记中反复申

说这一观点的原因所在。当然，以“元气”论国家

纪纲不始于元好问，如比元好问略早的南宋作家杨

万里在《张魏公传》中引述张浚之言说：“国如身

也，元气充则外邪远。朝廷，元气也。用人才，修

政事，治甲兵，惜财用，皆壮元气之道。”［20］在对

这一问题的思考上，中国古代有国家情怀的儒家知

识分子有着相似的认识和相通的声气。

金朝立国 120 年间，通过最初的“借才异代”、

一些区域所延续的北宋学术传统，以及中后期世

宗、章宗等帝王的提倡，科举制度的推动，中原

文士承前启后的努力等，逐渐形成了以汉文化为

主导、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汇的学术与文学特点，也

积淀了一大批卓有影响的学人文士。如民国学者吴

梅所总结的，金国“百二十年，其中文人学士，何

虑数百”，而“考其著述，往往原本六经，多见道

之语”［21］，道出了金代文学的成就及得中国学术

与文脉之正的特点。从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举

入侵到金亡（1234），中原陷入战乱二十余年，北

方百年积淀的优秀人才在战乱中大量死亡，仅与元

好问有交且在《中州集》中收录有作品者，就有李

汾、王渥、李献能、马天采、王郁、冯延登、雷

渊、冀禹锡、李献甫、高永、麻九畴、崔遵、辛愿

等，而北方文坛领袖赵秉文、完颜 也在金亡前夕

（1232）同日病亡。元好问正是站在传承斯文命脉

和重建文化秩序的立场和高度，提出了他对于元气

的系列思考，表达了他的时代沉痛和文化焦虑。提

出这样的命题，意味着他非常明白：在金元之际特

殊的时代条件下，天下文士非常需要充分认识“元

气”对于重振纪纲礼乐、保持中国优秀文学传统的

重要性，从而能够整合力量，树立信心，培养人

才，恢复时代与文学中的精气神。

二 时代使命与“元气”论的发展

金朝灭亡时，郝经十二岁，王恽八岁，虽然尚

在童年，但亡国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父辈师长对金

朝亡国的痛惜感怀，对他们影响至深。随着逐渐长

大并受到元好问、刘祁、杨奂、王磐等前金文士的

指授，他们先后成长为朝廷重臣和新一代的学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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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骨干。面对元初文化接续和秩序重建的历史使

命，他们自觉顺着元好问的思路一路向前，并以个

人的学识禀赋和地位影响，对元好问的理论加以完

善和进一步的发扬，形成新的影响。先看元好问所

关注的几个方面。

其一，天地山川元气和文学艺术元气。对于这

方面的内容，王恽对元好问致敬和模仿的痕迹较为

明显，很多都是对元好问诗句的直接化用。如以下

诗句：

至今元气老不死，粲粲碧华浮两胁。（《舒

辟剑歌》）

洪蒙元气东山作，苍江屈注倒景悬。（《趵

突泉歌》）

诚心公道即天心，元气洪濛开太极。（《贺

雨诗》）

草木浮元气，河山拥草庐。（《田间》）

草木变衰元气活，乾坤开霁老阴藏。（《闻

诏》）

文章元气古无间，玉堂人物今翩翩。（《匹

纸歌》）［22］

稍作比对我们便会发现，《舒辟剑歌》中的“元气”

句化用自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太行元气

老不死”句；《趵突泉歌》《贺雨诗》中的“元气”

句化用自元好问《南湖先生雪景乘骡图》“元气开

洪蒙”句；《田间》《闻诏》中的“元气”句则化用

自元好问《 亭》“元气浮草木”句。而“文章元

气古无问，玉堂人物今翩翩”，正是对元好问《息

轩秋江捕鱼图》诗之三中“玉堂人物今何在，纸

尾题诗一慨然”［23］的隔空回答。这种致敬和模仿，

体现的是王恽对元好问思考过的问题的进一步思

考，或者说是同一问题在下一个时段的被重视和被

呼应。在这种致敬和模仿中，元好问的诗风也得到

了传承。

元好问曾游览过的济南华不注山，郝经和王恽

后来也都有游览，并各自有诗。继承元好问对华不

注山“元气遗形老更顽”的诗化表述，郝经《华

不注行》诗云：“魂兮不来天自老，元气崔嵬山自

好。”［24］王恽则发挥元好问的诗意，将元诗的七律

扩展为一首浩荡雄浑的七古《华不注歌》［25］。这

是诗学的继承，更是精神的继承。此外，与元好问

自命为“诗人”相比，郝经属于典型的义理之士，

因而他对于元好问“日觉元气死”的诗学感喟，在

继承中又增加了“学术元气”的元素。其《寓兴》

诗云：

实学湮沉伪学张，四科一并入文章。词源

更不穷西汉，诗律惟知效晚唐。风雅义迷元气

死，天人理昩正心亡。何当倒换银河水，净洗

云孙织锦裳。［26］

郝经认为，正是因为“实学”精神没有得到更好

的传承张扬，才导致了脱离现实的“伪学”横行，

也导致了世道人心的沉沦。“风雅义迷元气死”一

句，正是化用了元好问的“风雅久不作，日觉元气

死”。那么如何传承正脉？郝经《读党承旨集》诗

云：“一代必有名世人，瑰伟特达为儒宗。接续元

气大命脉，主张吾道追轲雄。”［27］他认为，唯有

出现“瑰伟特达”的“儒宗”，才能接续天地“元

气”，使雄浑之脉不断。

其二，人才元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郝经、

王恽眼中可以代表“元气”的人才主要包括以下三

方面：

一是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卓越的人才。如郝经

认为韩愈、苏轼等人就是中华文化的元气所钟，他

在《唐十臣像歌》中写道：“昌黎高冠何昂昂，泰

山北斗元气傍。天衢摇曳云锦裳，斥去老佛擅文

章。”［28］韩愈高冠昂昂，更是精神昂昂，坚守道

统，摒斥佛老，拯衰起溺，无疑是士人追慕的元

气典范；郝经又在《东坡先生画像》中，评价苏

轼“李杜韩柳皆包并”“融会变化集大成”“书法淋

漓元气湿”［29］，将苏轼置于艺术与人格精神的制

高点。

二是金代优秀的学人文士。如金中期的党怀

英，诗文书法俱佳，郝经《古篆行》评价其古篆：

“屠龙谁意复有人，元气堂堂元不死。”［30］虽是评

书法，但对金代饱满的文化元气充满了敬意。又如

泽州刘昂霄，元好问在《刘景玄墓铭》中评价其人

云：“承安泰和以来，王汤臣论人物，李之纯玄谈，

号为独步。景玄则兼众人之所独，愈叩而愈无穷。”

并在铭诗中称其“君起太行，学自为家。元精当

中，散为雯华”［31］。郝经读到了元好问所撰碑铭，

对其人格肃然起敬。在《读乡先生刘景玄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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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用元好问《涌金亭示同游诸君》诗中的“太

行元气老不死”句，称赞刘景玄“太行元气果不

死，弊世有此魁杰士”［32］。其中既有对刘昂霄的

致敬，也有对元好问的致敬，更有对中原杰出人才

的景仰。郝经《原古上元学士》诗是对金代优秀文

学之士的集中点将，诗云：

浚发自蔡党，高步出辽夐。……诸公继踵

作，互执造化柄。黄山与黄华，双凤高蹭蹬。

清风玉树鸣，千古一辉映。有若闲闲公，光彩

璧月恒。云烟恣挥洒，乾坤快歌咏。亹亹金声

铿，矫矫银钩硬。杨冯李雷麻，嶷崿胥倡应。

五行连丽天，四海望而敬。伟哉遗山老，青云

动高兴。文林刬荆棘，翰府开蹊径。［33］

这里提到的金代诗人有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

筠、赵秉文、杨云翼、冯璧、李汾、雷渊、麻革、

元好问十一人。这是金世宗大定之后最能代表金代

本土特色的诗人群体。在郝经看来，元好问之前的

几位诗人，蔡珪、党怀英的诗境呈现出高、远、深

的特色，赵沨、王庭筠既高且清，赵秉文诗则快意

挥洒又神采蕴藉，而杨、冯、李、雷、麻诸人则是

金代诗性天空中璀璨的群星。历数前面数十人，最

后推出金诗的高峰元好问：如果前面诸人的位置可

以用“高”来形容，那么元好问则可形容为“伟”。

由这段诗论，也可以看出郝经对于金代优秀诗人

和诗学风尚发自内心的神往和不吝高词大句的褒

扬。但这也恰好说明，这就是郝经心目中的好诗的

标准，雄劲快意，豪迈健朗。这种点将式的诗风总

结，对于元代诗学继承金代雄健高迈的诗学风格有

着重要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郝经对赵秉文、元好问的评价，

都冠之以“元气”。通过元好问为赵秉文所作墓铭

和赞语，郝经对赵秉文的学术和文学才华及其文

化贡献有着深刻的认同，在长诗《闲闲画像》中，

评价赵秉文为“金源一代一坡仙”，认为正是因为

有了赵秉文这样的“泰山北斗”，才使“中华命脉

屹不偏”，并说：“此老始终元气全，大儒岩廊笔

如椽。”［34］郝经曾在《寿元内翰》中评价元好问

云：“百年元气一杯酒，千丈光辉万卷书。”［35］又

在《祭遗山先生文》中说元好问“收有金百年之元

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刑”［36］。而“百年元气”原

本是元好问对赵秉文的评价，郝经将这一评价移用

给了元好问。这一评价，也奠定了其后中国文学史

对于元好问诗学贡献的基本论调，为元代诗坛树立

了一座可供瞻望追慕的高峰。

三是金亡后为保存中原文化奔走努力的第一代

文士，其中很多都是郝经、王恽的师友辈。王恽在

《西岩赵君文集序》中说到金朝灭亡后，“斯文命脉

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

张，学者知所适从”，并认为元好问所编《中州集》

是“元气”所在，他日当有续之者［37］。王恽所列

的元好问、李治、杜仁杰、曹之谦、麻革、刘祁等

人都是元初文学名流，也是注重保存中原文献的前

金名士。元好问之外，李治撰写《敬斋古今黈》，

刘祁撰写《归潜志》，曹之谦于金亡后任职平阳经

籍所，在元好问去世后首编《遗山集》，也是第一

个对元好问所编《唐诗鼓吹》发表评论的诗人，贡

献卓著。杜仁杰诗、词、文俱佳，还是著名的散曲

作家，所著《专家不识勾栏》成为后世关于元杂剧

剧场研究的重要文本。麻革是“河汾诸老”之一，

也曾在平阳经籍所任职，他与其他几位亡金文士的

文学活动，为保存文化、传承文脉做出了贡献。

当然，元初参与文化救亡的文士不止于此，许

衡、姚枢、商挺、魏璠、张德辉、王鹗、王磐、杨

奂、徐世隆、徒单公履、高鸣、杨果等人都是救

亡的重要力量，他们也和元好问有着或深或浅的交

往。杨奂通过东平戊戌（1238）选试后，被耶律楚

材荐为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在官十年，颇有治绩，

并大量起用前金流亡文士。王恽在《送紫阳归柳

塘》诗中写道：“海内共知元气在，井边已仰德星

光。”［38］认为杨奂这样受金代百年文脉培植的前金

文士，是天下士人共仰的星光。郝经则在写给杨奂

的《上紫阳先生论学书》中，称杨奂的《韩子辨》

《正统例》《还山教学志》等书“洋洋灏灏，若括元

气而翕辟之，其事，其辞，其理，皆有用者也，非

世之逐末之文也”［39］，更强调他在学术与文学上

的成就和影响。海迷失后二年（1250）刘祁去世

后，郝经作《浑源刘先生哀辞》悼之：“元气索莫

真宰藏，南山家世两渺茫。”［40］认为这些前辈名公

的逝去，使天地元气流散、宇宙真宰隐藏。姚枢是

较早出仕元廷的文士，多次谏言忽必烈“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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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抢救中原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值得天下文

士感念的，就是从蒙古军队的俘虏中保护了赵复，

带来了程朱理学的北传和元初最早的南北文学交

融。至元十七年（1280）姚枢去世后，王恽在《祭

中书左丞姚公文》中称其为长白山与辽江“元气”

所孕育的杰出人才：“长白之英，辽江之浏。元气

缊，钟此特秀。”［41］高道凝（字圣举）是元好

问极力称道的中原人才，元好问曾对弟子魏初说：

“今之能文者若李之和、高圣举，人莫识也。”（魏

初《赠高道凝》）［42］在他出仕之前，元好问有《病

中感寓赠徐威卿兼简曹益甫、高圣举先生》诗云：

“不是徐卿与高举，老夫空老欲谁传。”［43］曹益甫

即曹之谦。徐威卿即徐世隆，是元好问向耶律楚材

推荐的 54 位中州名士之一，后官至翰林学士。元

好问将传承文脉的希望寄托于他们。郝经有《送高

圣举之关西》诗云：“斯文不坠浮云外，元气常存

劫火中。”［44］希望高道凝能够在新序未建的元初，

保存斯文之“元气”，这正是对其师元好问推奖人

才以振起文脉之心的承续。

对“人才元气”的思考和呼唤，在当时也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张之翰在送别东平康晔的弟

子——翰林学士周砥致仕归乡时，作《送周学士致

政南归》诗云：“朝廷养老非为名，正要元气相支

撑。”［45］指出了这批老臣对于国家建设和文化传承

的重要意义。又如魏初在写给金末名士雷渊之子

雷膺的《寄答雷按察》诗中说：“中州元气文章伯，

四海今知有使君。”［46］雷膺和王恽曾一起在苏门山

跟随王磐等人读书，又一起受元好问指授，中统二

年（1261）同时被王鹗、王磐荐入翰林国史院，后

多次外任，政绩卓著。雷膺流传诗文不多（《全元

诗》仅收二首），但由魏初“文章伯”的评价以及

王恽与他的诸多唱和，颇可窥见他的诗学功力。魏

初把雷膺视为“中州元气”，可知当时士人对“人

才元气”的期许已经扩大到了第二代文士。

其三，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在新的时代条件

下，郝经、王恽的伦理元气与国家元气论呈现出以

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在元好问的国家元气指向仁孝、风俗、教

育的基础上，郝经、王恽继续思考和发挥。如郝经

在拟作《赠张巡扬州大都督制》中，评价唐代张巡

“精忠贯日，今孰可侔？实祖宗之神灵，乃国家之

元气”［47］，高度赞扬张巡的忠义精神。王恽基于

对颜真卿书法“如忠臣正色立朝，群奸魄褫；又如

元气赋物流形”（《跋中兴颂》）［48］的认同，在《对

鲁公问中》提出了“忠义者，国家之元气”［49］，

倡导士人秉承儒家的忠义传统。这是对元好问“由

孝而仁”的国家“元气”论的发展与具体化。在

《辅提刑正臣挽诗序》中，王恽则继承元好问以教

育、风俗为国家元气的思考，在《睢州仪封县创建

庙学记》中说：“前人以庠序为国之元气，诚知言

哉。”［50］他所说的“前人”，自然包括元好问。

二是认为元朝立国之初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恢

复元气。海迷失后二年（1250），郝经 28 岁，在

保定贾辅府中作教师，他在给友人的赠别序中，写

到了对元气丧失原因的认识：

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

独至于人而有变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气其

形亦自若也，何独至于今而有变也哉？学校之

不兴，流俗之所移，留而不反，仆而不振，溃

乱而不救，颠覆而不支，疾日弥留，无有为药

而起之者，卒至于元气死而人道丧也。（《送柴

梓桑序》）［51］

天地、山川、草木都一如既往，为什么生于其中的

人改变了呢？人的本性和气形也都一如既往，为什

么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呢？郝经认为，是教育缺失导

致了风俗移易，文明秩序混乱，以及没有出现救世

的良方，造成了“元气死而人道丧”的现状。也正

是基于这一现实，他认为士人应该作“不待文王而

犹兴”的豪杰之士，勇于自任，济世行道。在写给

平章政事赵璧的自荐信中，他希望朝廷能重视天下

有才之士，“天下之士，没蒿莱、局塾隘有年矣”，

只有重用人才，才能收拾破碎的山河，重建文明秩

序，“挽回元气，春我诸华”［52］。在郝经的“元气”

论中，施仁政、重民生是重要的内容。他在《荆公

配享小像碑本》诗中评价北宋王安石新政，“却将

孔孟作申韩，刻剥生灵坏元气”［53］。认为王安石

新政的破坏性主要在于改变了儒家的仁爱本色，而

以申、韩之法刻剥生灵，损伤了国家元气。六年后

（1256），郝经受召北上，觐见忽必烈于沙陀，开

始实现他扶植元气的理想抱负。在建国之初，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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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忽必烈所上的《立政议》中，再次提出：“夫纪

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 , 天下之命

脉也。”［54］宪宗九年（1259）蒙古军队三路攻宋，

由于宪宗蒙哥汗在西线战场突然去世，恰好江淮

制置使贾似道求和，郝经上《班师议》劝忽必烈

回朝夺取王位，于是在与贾似道签订和约后，忽

必烈班师回朝。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

派郝经出使南宋朝落实和议。郝经肩负着和平解

决南北问题的使命，为使两国生民免遭涂炭，率

团使宋。由于贾似道担心自己私自求和之事败露，

将郝经拘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市）16 年。在写给

南宋皇帝与官员的移文中，郝经也反复说到“元

气”的重要性。如《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

说，希望南北息战，“回生意于寒原，泮冰天于雪

国，发为阳春，再立元气”［55］；又在《上宋主请

区处书》中说：“今当天人厌乱，硕果不食，接续

元气、迓衡弭乱之时，政陛下恢弘正大……以天

下为度之日也。”［56］被拘期间，他看到暗夜中的

烛光，写《烛芝行》诗云：“只应腊尽将回春，再

立元气开乾坤。发为阳和盟二君，亿万性命从今

存。”［57］他认为，元气之大者，莫过于天下的亿

万生灵，只有和平解决南北问题，休养生息，才

能挽回天地元气。

三是更加重视物态中的文化意义。金亡之后，

社稷丘墟之悲与文化断裂之忧，使元好问对于能够

记载历史和有文化意义的器物，多赋予深沉的悲悯

情怀和兴亡感叹，如他写作《故物谱》记录家藏旧

物即有这种文化心理。到郝经、王恽这一代文士眼

中，一些见证历史沧桑、富有文化意蕴的建筑物，

也多被认为是“元气”的代表而加以珍视和书写。

如郝经《含元殿瓦砚记》，写一方用唐建含元殿的

瓦所做的砚台“将淋漓元气，含弘四海”［58］；《龙

蟠若木山子赋》写金宣宗南渡时被“播弃泥壤”的

禁园奇石“龙蟠若木”，“茁元气乎一春，露太初之

面目”［59］；《赵州石桥》写建于隋代的赵州石桥，

“晴虹不散结元气，海牵缥缈缠蜚烟”［60］。再如王

恽《铜方爵歌》，说铜方爵“元气淋漓开太始”［61］；

《谢赵主簿惠古瓶》，描绘这古瓶“贮藏元气 重

泉，土晕苔滋碧颈圜”［62］。应该说，这些“物”

都被极大地意象化了。

而最被意象化的，要数山东曲阜孔子庙庭中的

桧树。金亡 12 年后的蒙古乃马真后四年（1245），

元好问游历山东，至曲阜拜谒孔林。在金末元初

文化几近断裂的情况下，孔子及其故里所代表的中

原儒家文化的意义，同样被赋予了符号化的象征

义。孔子庙庭有三株相传为孔子所植的桧树，其中

一株几度荣枯，人们多认为桧树的荣枯和世运的

兴衰密切相关，因而游历者也对这株树有着一种特

殊的敬意。偶有被风吹落的枝叶，人们总是会捡拾

而去，进一步加工，雕为孔子像等艺术品，赏玩供

奉。元好问也得到了几枝，他在《手植桧圣像赞》

中写到，虽然只有“把握许”，但他极为珍视，“就

刻之为宣圣、颜、孟十哲像，且以文楷为龛”。所

谓“文楷”，是孔林相传为子贡所植的楷树，因

风雨吹落的枝叶，人们也常加工为器物。元好问

认为，“像出于手桧为难，其得于煨烬之余又为

难”［63］。这“二难”的表述中，其实包含了他对

于中原儒家文化和金朝文明的双重追怀。蒙古宪宗

五年（1255），郝经应忽必烈之召北上，途中也游

历了山东，拜谒了孔林。看到孔子庙庭经过战火焚

烧后，“青蛙乱聒颜氏井，饥乌落日啼白禽”（《楷

木杖笏行》）［64］的残破现状，感到无比痛心。令他

感到欣慰的是，就在他游历曲阜八年前的蒙古定宗

二年（1247），象征着盛世气运的孔子手植桧复萌

了。他深切感觉到了其中的文化意义，在《手植桧

孔子像》诗中写道：“元气不死生意足，不须金身

骇氓俗。”［65］又在《手植桧复萌文》中总结其意义

说：“桧于名而植于实，以道德为元气，以仁义为

株跋。”［66］这是存在于元好问的价值体系中，但元

好问未曾说出的，郝经明确道出其中的文化意义，

那就是儒家的道德仁义。王恽曾见到一个用手植桧

雕刻的酒盅，他的《赋手植桧酒钟》诗云：“元气

蟠根柢，斯文见盛污。”［67］认为元气存在于桧树的

根柢之中，而文化的盛衰则可从桧树的荣枯中得到

印证。在元好问、郝经、王恽前后相继的题咏中，

手植桧的文化意义被极大地强化了。对于士人无比

珍视手植桧的原因，郝经在《楷木杖笏行》诗中一

语道破：“岂为区区徇枯木，亦如告朔存饩羊。”［68］

“告朔存饩羊”典出《论语·八佾》，子贡想把每

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去不用，孔子说：“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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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爱其羊，我爱其礼。”［69］它的意义不在于一只

羊，而在于保存一种古礼。元好问在《博州重修学

记》中也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以是学为告

朔之饩可也。”［70］对于恢复礼乐文明的社会秩序，

郝经和元好问的思考是一脉相承的。

金亡前后，元好问首先提出“元气”的重要

命题，到郝经、王恽等人的进一步发展，三四十

年间，两代人前后相继的思考和阐述，使这一命

题得到了进一步的明晰和深化，也使元初北方文

化秩序的重建和文学风格的传承有了一个良好的

开端。

三 南北交融与“元气”论的深化

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灭亡，在南北文士

的流动中，对前所未睹的自然山川的新鲜观感，对

前所未见的文人学士的认知打量，对异域文物古迹

和前代名流的追慕怀想，以及对于当时四海为一、

车书混同的俯仰感叹，都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元气

的存在。前引张之翰提出南方诗风萎弱“亦由南北

分裂，元气间断，太音不全故也”，就是这一感受

在文学领域的阐发。总体来看，“元气”论在南北

交融中发生作用，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其一，北上的南方文士通过感受北方山川风物

的浑厚苍莽和人文气象的朗亮浩荡，受到“中州元

气”的感染。至元十三年（1276）最早进入北方元

廷的江西人程钜夫，诗文中就多述及“元气”：

至人宴坐处，元气含冲融。（《次韵肯堂学

士冬日红梨花二首》）

（司马光）问学深探古人赜，德化直与元

气并。（《温国司马文正公墓碑老杏图诗序》）

（陈赓）神可与元气游，名可与天地终。

（《故河东两路宣慰司参议陈公墓碑》）［71］

这里我们感受明显的，是元好问、郝经、王恽等人

所反复咏叹的天地山川元气和人才元气。冬日他

与北方文士王构（字肯堂）等人在红梨花下宴坐欢

谈，感受着由天地和人文共同营造的浑融元气。南

北为一的时代特点和纲纪日振的新朝气象，都强化

了他的这一感受。在他的人才元气论中，人格醇

厚、学行笃实的北方先哲，正是天地元气所培植塑

造的杰出人才。如山西夏县北宋先贤司马光，学问

高深，品德高尚，程钜夫认为他可与天地元气相颉

颃；又如金末“河汾诸老”之一陈赓，佳名播扬，

精神高迈，他认为可与天地元气往来并相始终。陈

赓在金朝即有文名，与其弟陈庾、陈膺被元好问誉

为“河东三凤”，入元后任河东路山西道中书省参

议。程钜夫在朝任职多年，不但上奏忽必烈取回江

南仕籍，为江南文士争取待遇，而且多次往来江南

求贤访士。由于为南北融合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程

钜夫也成为南方文士心目中“吾道元气”的化身。

如南宋遗民刘壎就在《与程学士书》中说：“盖南

北人士，倚以为吾道元气者，执文盟之牛耳，微

公，其谁归？”［72］这是“元气”论在南北交融背

景下的进一步深化。而程钜夫也吸收了北方文学的

刚健之风，所作诗文皆正大平易，成为较早改造宋

诗萎弱积弊的南方文士。

其二，北方文士携带着“中州元气”南下，南

方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的精致的

生活方式，对他们形成了新的冲击，他们也切实感

受到了山水与人文之间浩荡的天地元气。如较早南

下任职的元好问弟子魏初在阆州（今四川阆中市）

发现了一块名为“青崖”的石刻，“青崖”是他故

乡弘州（今河北阳原县）一座山崖的名字，使他产

生了天下山川同一元气的想法：“不知阆之崖与吾

乡之崖，一而二者耶？抑海内一家，山川脉络同

一元气，二而一者耶？”［73］而在杭州的一次雅集，

使他对元气产生了更为奇异的感受：

古今一天地也，人物一元气也。元气一，

古今不可以二。故山阴兰亭之集，春夜桃园之

宴，竹林七逸，洛下九老，虽巨细不同，其托

物兴怀，自得天地之妙者，岂以古今有二哉！

（《山庄雅集图序》）［74］

南北士人的风云际会使魏初对“元气”的思考上升

到了宇宙本体论的层面。他认为，在邈远的时空

中，天地古今未变，天地间的人物同禀天地元气而

生，应该也有相同的气质不随时间地点的改变而改

变。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认为此时的雅会，与古代

王羲之的兰亭盛会，李白的春夜桃李园宴会，魏晋

嵇康、阮籍等人的竹林七贤雅集，以及白居易等人

的香山九老雅会，在同一元气的统摄涵育中，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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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本质和意义。而在与南方文士的雅集唱和

中，南北断裂的文学“元气”也逐渐呈现出融合

之势。

其三，南方本土文士对天地元气的思考与南

下文士所携带的“中州元气”相交融，形成了更

为深沉浑厚的人文元气。时任浙西道廉访使的徐

琰，是元好问校试东平时所选拔的才俊之一，也

是著名的元曲作家，即将卸任北归时，方回在

《前参政浙西廉访徐子方得代送别三十韵》诗中写

到，如徐琰这样“重名三翮鼎，古韵九成韶”的

一代名士，此后“终须坐廊庙，未许老渔樵”，因

为“世道存元气，天时正斗杓”［75］。在方回的理

念中，朝代的兴替并不能改变天地元气，而这元

气同样存在于人间的世道人心之中，是用以评判

个人价值的恒久标准，不以时移事易而有所变化。

正是在南北文士对于天地山川元气、人才元气的

共同感受与协力构建中，“中州元气”在潜移默化

中逐渐向国家元气转移。

元中期以后，有着南方学术背景与文学底蕴，

又在南下的北方文士培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青年文士如虞集、杨载、揭傒斯、袁桷等人相继北

上进入朝廷，带来了元中期文治的煨兴。这一时

期，对于天地山川元气、人才元气的呼唤，都不再

如元初元好问、郝经、王恽们那样迫切，但我们依

然可以感受到元好问们的思考所形成的影响。虞集

在给邹县尼山书院所作的记文中写道：“古初开物，

天作兹山。太和氤氲，元气融结。流形降神，笃生

大圣。以立三极，位天地，育万物，与日月四时，

贯通于无穷。”［76］虞集认为，天地元气融结而成此

山，此山又诞育出维系天地元气的圣人。历代前贤

建书院传授孔孟之道，使文化元气一直涵融在天地

之间不至中断。

虞集生长于江西，北上后，文学风格受到北

方传统的较大影响，如与他同在朝廷的袁桷即说，

虞集“亲受承安、贞祐之传，故其诗清切俊迈，

足以振数百年之远响”［77］。所谓“承安、贞祐之

传”，也就是金代章宗、宣宗时期，或者说是南渡

前后的金中期和金后期。金中期的主导诗风是以

蔡珪、党怀英、赵沨、王庭筠等人为代表的典雅

劲健、格高韵远，金后期的主导诗风是以赵秉文、

李汾、元好问等人为代表的典重雄浑、苍凉悲慨。

袁桷又指出，金代诗风是通过“不改其度，出语

若一”的北方“儒先”传递下来的。这一看法颇

能看出元好问、郝经、王恽们前期努力的余绪。

虞集晚年回到南方后，回忆自己在京师受到北方

诗学濡染的情况时说，当时朝廷“大抵皆东鲁大

儒君子”，也就是金亡后严实父子在东平收留前金

文士、兴办教育所培育的文人才士，他们“气象

舒徐而俨雅，文章丰博而蔓衍。从而咏之，不足

以知其深广；极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岂

非龟蒙、徂徕之间，元气之充硕，以发挥一代斯

文之盛者乎”？［78］。虞集认为当时布列馆阁的山东

文士，如山东境内的龟蒙山、徂徕山，元气充硕，

而他自己正是受到了这样一批东鲁文士的影响。

正是在前后相继的思考和实践中，“元气”论不觉

已贯穿了近百年的时间。

结 论

金元之际总体上是一个“文倡于下”的时代，

从卫绍王开始，由海陵王完颜亮、金世宗、金章宗

等一路延续下来的帝王重视文治、倡导文学、亲自

参与创作、引导文学风尚的文治时代结束了。卫绍

王之后的金宣宗、金哀宗，由于战争压力和个人才

性，在文学风尚的引导上再无作为，金亡后半个多

世纪，蒙古统治者都无暇顾及文治，而这也正凸显

了元初士人呼唤和扶植“元气”的重要意义。元好

问等一批前金文士对“元气”的思考和努力渗透在

秩序恢复、人才培养、文学风格等多个领 域，并

通过在政治格局中卓有影响的第二代文士发扬光

大。虞集在论及元代词学发展历程时说：“元裕之

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

学者取之。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

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

盛。”［79］他对于元好问词学开“中州之正”的贡献

有着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致敬。可以说，从元好问

提出“元气”命题，到郝经、王恽等人的继承和发

展，再经过南北文士的传播与深化，以及虞集等青

年一代的主动吸收和完善，到元中期基本可以“结

题”。这一命题对于元初挽救中原文化、接续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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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脉，以及中国文学传统的传承构建发挥了积极作

用，也为元代始终以中原文化和北方文学传统为主

导的格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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